
4月 24日上午，“2024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在北
京揭晓。作为下汤遗址的领队，
参与和负责下汤遗址的发掘项
目前后整整十年，获悉下汤入选
时，心情其实是复杂的，感触很
深，这要从下汤遗址的发现和考
古工作谈起。

破土而出

仙居，这座由宋真宗赐名
的县城，位于浙江东南的丘陵
盆地之间，地处浙江第三大河
灵江的上游。这里山多田少，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大力发
展农业经济，当地兴起了取土
造田运动。横溪镇下汤村东北
俗名“汤墩”的高地自然首当其
冲，甚至村里早年建造土坯房
的泥土也是取自汤墩上。在取
土的过程中，陆陆续续有一些
陶片，甚至完整的陶器及石器
出土，但由于不知为文物，大多
被村民丢弃。直到1984年，才由
村民张金苗将出土的这些文物
送到仙居县文物管理部门。

此时，正值第二次全国文
物普查，省、市的文物工作者一
致认定这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1986 年、1989 年，下
汤先后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省
级文物保护碑上，将遗址的年
代推定为距今 4000～7000 年，
这样的遗址在钱塘江以南地区
凤毛麟角，也代表了当时浙江
乃至我国东南地区年代最早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关于
年代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这
是时代使然，客观条件使然。下
汤就这样被无意地打开，却又

依然盖着神秘的面纱。它像是一块很有价值的石头，
被扔进了“河姆渡”这条大河里，没有激起一朵水花，
等待有一天考古人的发掘，来揭开其真正的身世。下
汤因此错过了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的机会。

首次试掘

时间来到了 2001年，因为下汤遗址所在的横溪
镇重新编制村镇发展规划，应仙居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和横溪镇人民政府邀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排
王海明、孙国平于同年3月15日至18日对下汤遗址进
行了调查试掘。试掘结束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立即向浙江省文物局呈交了“关于仙居县下汤遗址调
查情况及建议扩大遗址保护范围的请示”报告，其中
写道“该遗址保存完好，文化层堆积厚，遗址中心文化
层厚达 2.5米以上，内涵丰富，陶器以泥质红衣陶居
多，泥质红衣陶平底罐最具特征，主要器物有罐、釜
（鼎）、盆、豆、杯等，文化面貌与河姆渡文化区别明显，
年代距今约5500年”。

据当年负责试掘的王海明及参与发掘的民工杨
明启回忆，在遗址东面土筑围墙的东、西两侧均有发
掘，不止两个探坑，探坑规格大概 2米宽，3米长。非
常巧合的是，其中一个探坑就位于我们去年的发掘
探方内，被我们重新清理了出来。当年可能是发掘位
置不理想的原因，没有发现遗迹现象，只是出土了较
多的陶片及石制品，下汤遗址真正的身世依然没有
解开。

与此大体同时，2000 年 11 月，蒋乐平在浦阳江
流域的专题调查中发现了浦江上山遗址，并于当年
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对发掘出土的夹炭陶片进行了
年代测定，距今超过 10000年，这为之后“上山文化”
的命名提供了条件和支撑。

初露真容

2014年 12月至 2015年 1月，因位于横溪的仙居
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

进行全面的考古
勘探，本次勘探由
同事时萧负责。经
过 一 个 多 月 的 勘
探，确定“汤墩”为
遗址的分布范围，面
积近 3 万平方米，也
了解了文化层堆积的
大 体 情 况 。2015 年 3
月，在勘探的基础上，
时萧选择在遗址中心部
位进行了试掘。4 月中
旬，时萧因另有工作安
排，所领导安排我接替下
汤的考古工作，就这样，偶
然的机会，我与下汤结下了
难解之缘。目前，我在下汤
的工作，断断续续，已达十
年，可以预见，这将是我职业
生命中工作年限最长、感情最
深的遗址。

言归正传，2015 年试掘的
最大收获是，通过对地层出土
陶片的整理，结合一系列碳十
四测年数据，了解到遗址历经上
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
化、好川文化四个时期，纵贯新石
器 时 代 始 终 ，绝 对 年 代 距 今
9300～4000年，年代跨度这么长，
文化序列这么全的遗址在浙江绝
无仅有，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而且
在最底部的生土面上，还发现了丰
富的遗迹现象。当刮去尘封万年的
泥土，大大小小的灰坑、基槽、沟渠、
石磨盘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仿佛看
见 9000多年前，先民在此生活、劳作
的场景。试掘的探方，犹如一扇窗口，
终于让我们窥见下汤在历史的长河中
准确的年代坐标，窥见远古村落的冰
山一角。

迎来良机

2018年，下汤遗址被纳入浙江省第
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名单。为配合
遗址公园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
米。本次发掘，除了进一步确认了遗址的
年代，还发现了“红烧土广场”、食物加工
场、器物坑、环壕等重要遗迹现象，但因为
当时野外没有保护棚，我们决定暂停发掘，
覆膜保护。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2022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将上山文化遗址群作
为浙江省下一个申遗目标，下汤便是其中
遗址之一。2022 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申报
了“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
社会的形成研究”重大课题并获立项。与之
前不同的是，本次发掘是课题主导下的主动
性发掘，发掘目标也更为明确，即通过下汤遗
址“解剖麻雀”，了解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聚
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复原和重建古代社会。

万年图景

下汤遗址的发掘从2018年第一次发掘就
有了聚落考古的理念。除了遗址中心土墩的发
掘，在遗址的边缘也布设了长探沟，了解到环
壕的存在。纳入“考古中国”课题后，聚落考古的
理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我们从聚落结
构着眼，2022年至2023年，通过长探沟发现遗
址北部分布有数个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土台。
2024年，发掘了遗址东部，结果发现了排列更为
规整的人工土台 5座，这些人工土台呈环绕状
分布在2018年发掘的中心土墩的北部和东部，
至此，上山文化时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
—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豁然开朗，感觉下汤这
个万年古村落被解锁了。

通过 2018 年、2022 年至 2024 年四个年度
的发掘，我们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包
括土台、房址、灰坑、窖穴、器物坑、高等级墓
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基槽等，可
谓全景式揭露了下汤早期村落的样态。

古今共情

下汤遗址从万年走来，历经整个新石器时
代烟火不断，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它所处的自然
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遗址位于灵江上游一处
盆地中央的自然台地上，现高出周边农田 1～2
米。四面环山，东西邻水，南面距永安溪约 2千
米，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存
在。下汤的绵延万年，是人类尊重自然、利用自
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样本和范例。在这样的遗
址考古，我时常思绪被拉回到那个时代，仿佛徜
徉在万年的村落，流连忘返，想象着先民们田园
生活的各种场景，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
自然和时光相守，颐养天年，怡然自得。这或许
就是我们现代人向往田园生活的心愿，也为我
们平衡现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提供了启迪。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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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春，武王墩
考古项目正式启动，到
2024 年 12 月完成一号墓
发掘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
性成果。通过专题调查，摸清
了周边近200平方千米范围内
战国晚期楚文化遗存状况；通过
勘探明确了陵园范围及布局；一号
墓发掘出土文物1万多件，揭示了规
模巨大、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最高
等级墓葬，也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发
掘的唯一一座楚国王陵墓。武王墩一号
墓也先后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
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历时 5年、数度寒暑，在全体考古队
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一号墓发掘
工作。因本项目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和
安徽省政府及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提出了
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
发掘质量第一的思想并贯穿于考古工作全
过程。

充分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

公元前 241年，楚国迁都寿春，在这里延
续了考烈王（熊元）、幽王（熊悍）、哀王（熊犹）、
负刍四王。公元前 223年，秦军占领寿春，俘楚
王负刍，至此，雄踞于南方的强大楚国走到了
终点。都城寿春城遗址位于安徽省寿县寿春镇，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寿春城向东十余
千米的舜耕山南麓，便是武王墩，此地今属淮南
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

早在20世纪初，寿县一带就出土大量楚国文
物，包括 30年代被盗掘的李三孤堆青铜器群。后
来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不断有新发现，其中
有“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等非常珍贵的器物。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寿春城遗址及其周边
地区分布着丰富的楚国遗存，都城以东是楚国大中
型墓葬的分布区域，武王墩就在这个墓区的北端。
可以看出这片区域对于楚国历史、楚文化研究的重
要意义，武王墩考古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发掘武王墩的决定是综合分析了紧急程度、现
实条件、科技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后做出的。大型墓葬
发掘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掘难度大，影响发掘质量的
因素很多，武王墩考古发掘工作不容有失，所以在工
作开始之前，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考虑可能影响考古发掘的诸多因素，遵循科学化、
规范化、精细化的指导思想，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
同步推进的原则，考古队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工
作流程、应急预案。封土、填土、墓室的发掘均分别采用
不同的发掘方法，包括椁室木材的拆解转运都有具体
的方案。

同时，要具备必要的工作设施和技术条件，包括考
古勘探、考古用地、现场的设施设备、安保、技术、队伍组
建等，还包括对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收集分析。前期
准备过程用了约半年左右。

方案和应急预案在经过多次论证获批后，武王墩一
号墓的发掘工作从2020年9月开始。在当地政府支持下，
一号墓现场建造了保护大棚，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验
室、安保警务室、宿舍等也相继落成，总建筑面积1万多平
方米。相对完善的工作和生活设施，对发掘工作顺利推进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发掘过程中

新技术应用已是当今考古发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可以获取更多的信
息，使我们发现和分析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
保护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考古工作高质量的保障。为此我
们建立了多学科、多平台、多领域的专家和团队协作的工作
机制，先后参加武王墩发掘、保护、研究工作的大学和科研
机构有30多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首先建设了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项目综合业务管理平
台，所有记录资料实时存入，做到考古发掘数据资料高效科
学采集、记录与管理，并提供了对出土文物的全流程跟踪与
管理等应用支撑。在现场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既有传统的采
集记录方式，又有多种新技术手段进行数据精确采集。基于
GIS 技术，融合高精度分层正射影像数据，实现利用考古记
录移动终端系统对考古现场探方、遗迹以及出土文物等考
古对象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采集，精确定位和记录考古发掘
单元每层出土文物的空间位置坐标，快速生成所需层位正
射影像，用于出土文物分布位置标记和记录。此外，考古队
还聘请专业团队对发掘全过程进行摄像记录，留下海量的
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为后续武王墩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
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在考古发掘的具体过程中，墓葬本身所处的环境并不稳
定，文物保护难度高，发掘清理的时间窗口有限，不能忙中出
错、忙中出乱，要保证文物被完好提取出来，放到安全的环境
里，这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根据预先研判墓中可能保存
的各类文物，对于不同材质、状态的文物，采取不同的发掘、保
护和研究方法，“对症施策”，各有侧重，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古
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

椁室是发掘中最关键的环节。为了早做准备，需要利用新
的手段提前了解，其中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取得了较好效果。
这是一种阵列勘探方法，岩石、土层的导电性存在差异，人工
施加稳定电流场时，电流的传导、分布规律也有区别，设置高
密度观测点，对获取的参数进行处理和成像。经过多次探测，
我们不仅提前了解到椁室的大致结构，更重要的是预知墓室中
有大量积水。这使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工作，更科学
地调整发掘方案。

盖板揭开后，现场环境控
制是非常重要的。为防止椁
木和漆木器、纺织品、植物类
遗存等脆弱质文物和复杂遗
迹快速失水而发生干缩、开

裂、变形、劣化，需进行保湿处
理。我们在发掘现场设计安装了

自动雾化喷淋系统，定时进行喷淋
保湿，同时尽量控制温度，并覆盖塑料薄膜防止
水分流失过快，保障发掘过程中文物和椁室安
全。考虑到打开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要
求必须尽可能保留最多的文物信息，同时尽快提
取文物并送到实验室，力求最大限度保障文物安
全。在提取文物之前，先对它的位置和状态进行
扫描、测绘、记录，在现场初步判断每一件文物保
存状态，决定提取的顺序。我们把文物保护技术
人员编组到各发掘组中共同工作，发掘过程中遇
到的脆弱质文物和复杂堆积遗迹，先采集痕迹信
息，在现场第一时间就进行应急保护，采取薄荷
醇、石膏绷带、高分子绷带、液氮冷冻、插板等材
料与方法进行提取，转移到实验室内再开展室内
精细化清理和稳定性保护。

考古和文物保护实验室就设置在发掘现场
200多米处，包括低氧灭菌室、分析检测室、纺织
品文物保护室、无机质文物保护室等等，各个实
验室分工不同，分别负责处理不同材质的文物，
针对性解决精细化的问题。许多有机质文物容易
腐坏、变质，低氧灭菌舱可以实现温度、湿度和氧
气的控制，将含氧量限制在 0.5%左右，湿度控制
为 99%，能够有效减缓文物的劣化速度，实现文
物杀菌和稳定性保存的目标。墓室内提取出来的
有机质文物都会先存放在这里，等待后续的进一
步处理。分析检测室进行的相关工作主要是文物
材质、成分、图案等的检测研究，对不同质地的文
物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之后，确定它们的成分和
状态，从而进一步制定保护修复和研究方案。除
了三维视频显微镜、红外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等常规手段外，我们还使用了一些新技术。
比如采用X射线探伤技术，对出土青铜器的制作
工艺和病害进行研究；有些漆器上的图案颜色暗
淡，用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提取纹饰和
图案信息，并绘制出元素分布图，初步判断各种
材料的可能产地，这些信息都为后续修复提供了
科学依据。这种新型的光谱仪还是首次应用于文
物保护和研究中。

保持发掘队伍的相对稳定

以往安徽地区大型墓葬的发掘较少，较重要
的有汉代六安王墓和蚌埠周代钟离国君墓，但其
规模和发掘周期远不能与武王墩相比，缺乏经验
可循。对于作为项目领队的我来说，同样没有此
类的经历。武王墩考古项目自启动伊始，便吸引
了学界的目光。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之重，我既
感受到压力，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敬畏与期待之心交织，从最初的
准备、布方，到后续发掘保护，每
个环节都如履薄冰，丝毫不敢
懈怠。好在国家文物局派出了
张仲立、徐良高、刘建国组成的
专家组全程指导，让我心中踏
实了很多。

要保证高质量完成武王墩发
掘任务，必须要组建一支能战斗
的队伍。立项之时，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全部考古业务人员只有20人，显然不能满足武王墩工作的
需求。为此，根据发掘工作总体的需要，除了本所和淮南市博物馆以
外，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我们邀请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
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作为合作队伍共
同组建了武王墩考古队。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张治国研究员的团队主要承担了出
土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厦门大学张闻捷教授和山东大学路国权教
授的团队主要承担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他们的加入弥补了安
徽考古队伍的短板，对本项目高质量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墓圹填土和椁室发掘阶段后，考古队的常驻业务人员保持
在40人以上，在提取文物的关键阶段超过50人，是安徽省单个考古
项目投入人数最多的。虽然人员不断有调整，但核心的骨干队员都
参与了发掘全过程，稳定的队伍也是武王墩考古工作高质量完成的
保证。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来自全国各地，充满了活力，带着不
同的学术背景汇聚于武王墩。他们不仅经受住了武王墩高强度工作
的考验，还将自己掌握的新理念、新技术，引入到武王墩考古各个环
节，让考古工作更加精准、高效。通过这个项目，一批年轻的考古学
者迅速成长起来，我想，从考古事业的发展来说，这也是武王墩项目
的又一个贡献吧。

除了上述考古队组成单位外，先后短期参与发掘和保护研究工
作的大学和科研合作单位有30多个，聚集了多院校、多学科、多领域
的力量，都是对应领域里、全国范围内优秀的专家或团队。

武王墩的考古工作，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考
古绝非一人之力可为，它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从田野发掘的一线队员，到文物保护的专家，再到各领域的资深学
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齐心
协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考古工作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面向未来的对话。武王墩
所展现的丰富文化内涵，是鲜活的生命印记，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
因。当我触摸到这些来自两千年前的文物时，历史仿佛触手可及。作
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文明根脉，这不仅仅是工
作使命，更是对中华民族辉煌文化最深沉的热爱。武王墩考古，是我
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我们将带着这份珍贵的经历与感
悟，继续做好武王墩后续研究和保护工作，尽快公布工作成果，回应
学界和社会的关切。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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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合影

出土上山文化
典型器物

考古队员合影 工作照下汤遗址近景（由西向东）


